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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了，
我用你的眼睛看世界
“1、2、3，吹蜡烛！等一下，我还要许一个愿！”4 月 5 日，

是益阳市南县男孩黄勇的 15 岁生日。他说，今年的生日比往年多

许了一个愿，一个为自己，另一个则是为了一个他不知道姓名、甚

至没有见过面的女孩。

这一切，只因为他与她，在用同一双眼睛看着这个和暖季节里

的春江水暖，草长莺飞。

（下转 A05 版）

思念着这个女孩的不仅仅

只有黄为民一家。

其实，捐献角膜给黄勇

的女孩叫小玲，她来自邵阳

市新宁县一个非常特殊的家

庭——小玲的母亲阿菊是一

个四肢重度残疾、只能蹲着

走路的人，人称“袖珍妈妈”。

阿菊十月怀胎，克服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比普

通妈妈要高出很多的风险才生

下女儿小玲，自然是将其视若

珍宝。但命运的大手却毫不

留情地将阿菊的幸福捏碎了。

2014 年 4月，小玲患上了系统

性红斑狼疮。为给女儿筹钱

治病，阿菊跪着走遍了整个村

子，直到鲜血染红膝盖。

但拳拳母爱依旧没能换来

女儿再喊一声“妈妈”。2014

年 7月11日，小玲走了。阿菊

一度晕厥，但清醒过来后，她

却在器官捐献协议上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

“女儿生病时，周边邻里

和一些不知名的好心人都在帮

我们。如今女儿走了，我想她

会愿意最后一次做一点好事。”

就在清明前夕，日夜思念女儿

的阿菊给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打来了电话，说她特别希望去

看看那个移植了女儿眼角膜的

男孩，看到他，或许就能感受

到女儿还在身边。

但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告诉阿菊，器官受捐者与捐献

者的身份信息是互相保密的时

候，她一度哽咽。尽管遗憾，

但阿菊还是接受了：“希望那

个孩子好好学习，好好用我女

儿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的精彩。

这样，我的女儿也不会遗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章清清

细 雨 纷 飞， 又 见
清明。这一天，我们
怀念逝去的亲人、朋
友、恋人……但有那
么一群人，他们缅怀
的却是陌生人。

他们不知道对方
姓 甚 名 谁、 是 男 是
女，甚至不曾见上一
面——但也正是这些
陌生人，在他们最痛
苦绝望时为其带来了
爱与希望。

这 些“ 陌 生 人 ”，
叫遗体器官捐献者。

今 年 清 明 前 夕，
300 多名长沙市民与
志愿者一起，在红十
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
广场向这些长眠的天
使致敬，也带去了深
深的思念与敬仰。

随着遗体器官捐
献 越 来 越 被 公 众 所
接受，近年来，遗体
器官捐献这一群体也
在逐渐壮大。截至今
年 3 月 20 日， 我 省
已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350 例，共捐出大器
官 888 个，让 877 位
重症患者重燃生的希
望。

“ 如 果 肉 体 终 成
灰，那么我多希望能
够让别人有第二次生
命，让他人继续创造
奇迹”——对于这样
一个群体，我们有太
多 的 记 忆 需 要 去 搜
寻，有太多的感动需
要去触摸。他们已被
埋葬，但那些接过他
们生命接力棒的人们
正以思念与祭奠，让
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活
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年

纪多大，来自哪里，但我对他（她）

充满了感激。”4月5日，孙胜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曾向

医院询问捐赠者的信息，但医生

告诉他，按照器官捐献的“双盲

原则”，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无

法取得联系。

尽管没能向那个给予自己新

生的人表达感谢，但孙胜仍能真

切地感受到另外一个灵魂融入了

自己的生命，他决定带着双倍的

热爱，来回报这份未知的善意。

移植手术 4 个月后，孙胜的

口袋里只剩下了4000元钱。不久，

他回到浙江义乌，重新创业。

一年多过去了。如今，孙胜

开办的贵金属加工企业已初具规

模。清明时节，他先后前往怀化、

邵阳、永州、桂林、阳朔等地出差，

洽谈业务，也顺便旅游。

“我现在身体很好，能开车、

能运动。平时按时服药、按时检

查，一切正常。”换肾后，孙胜的

生活质量比之从前有了大幅度的

提升。他四处旅行，享受美景，

品尝美食，感知生命中的惊喜，

也时刻充满感恩。他说，在与死

神博弈之后，如今即便是见惯了

的风雨、落日、星空，都有了非

比寻常的意义。

受捐者：将来愿像你一样勇敢无私
如果问黄勇世上最美好的

事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是能

够清晰地看世界。

2014 年年初，正在读初三

的黄勇的一只眼睛视力突然急

剧下降。经检查，他患上了一

种名为“圆锥角膜”的先天性

角膜发育异常疾病。

“我的右眼看东西越来越

模糊，后来就只能分得清白天

和黑夜。别人用手在我眼前晃，

我也只能看到一个影子。”如

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便有可能

会失明，这让黄勇异常害怕。

医生说，治疗这种病最好

的方式是角膜移植。

为此，父亲黄为民带着

黄勇在长沙各大医院进行了

预约，但迟迟没能等到供体。

“我们一家在长沙等了两个多

月，当时是夏天，小孩非常烦

躁，但我和他妈妈除了经常上

医院问情况，其他的什么也做

不了。”黄为民说。

2014 年 7月11日，黄为民

突然接到医院通知，一位刚刚

去世的 14 岁邵阳女孩捐献了

眼角膜，黄勇可以马上接受手

术。

当天，黄勇就被安排入院。

两个小时的手术后，女孩的角

膜被成功移植给了黄勇。

“当纱布揭开的那一刻，

看着眼前渐渐清晰的世界，这

种重获光明的感觉真的无法

形容。”如今，距离接受手术

已经过去将近 9 个月，黄勇恢

复得不错，“我的视力已经有0.5

了，坐在教室第一排，看黑板

不用戴眼镜”。

喜悦的同时，黄勇没有忘

了那个在花季里凋零的女孩。

“我很感谢她，虽然我不知道

她的名字，但我过生日时替她

许了愿，祝愿她的父母身体健

康。我将来也愿意做一名器官

捐献志愿者，像这个女孩帮助

我一样去帮助别人。”

今年清明节，黄为民向着

远方祭拜了这个将健康还给儿

子的女孩。他甚至想上门去拜

访女孩的家人：“是他们的无

私与大爱，才让我们这个小家

庭留住了欢乐与希望。”

捐献者母亲：请珍惜我女儿的眼睛

你让我拥有了
双倍的人生
今年的清明假期前后，孙胜出差捎带旅游，一口气跑了怀化、邵阳、

永州、桂林、阳朔等地。在此之前，他刚去婺源赏了黄嫩得耀眼的油菜花，

到三清山观了水墨丹青般的好风光。

这个 33 岁的男子，似乎比寻常人更热衷于四处收集这盎然的春意。

为什么？因为疾病曾夺走他的健康，但一个来自陌生人的馈赠，却又给了

他双份的生存渴望——“我的身体里有他（她）的一部分，也有他（她）

家人的期盼与寄托。从此后，我与他（她）一起活着，一起看遍这世间的

风景。他（她）永不会被遗忘。”

被绑架的生命
2009 年，刚刚走上创业道路

的孙胜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

急转直下，“经常喘不过气，走路

都没力气”。一做检查，他才发

现自己患上了尿毒症。

尽管惶恐，但如果想要延续

生命，孙胜的选择并不多：要么

换肾，要么保守一点，采用透析

治疗。考虑到自己的事业正值上

升期，和朋友合伙经营的首饰加

工厂每个月的产值也已经达到了

八十几万元，孙胜选择了后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孙胜切身

感受到了疾病给人带来的毁灭性

感受。身体疲惫、皮肤水肿、血

压居高不下、心衰并发症……但

相较于生理上的痛苦，更让孙胜

觉得难熬的，是心理上的打击，

“什么都干不了，基本已经是‘废人’

一个”。

每两周，孙胜都要前往医院

接受透析治疗。身上被插满管子，

看着机器嗡嗡运转，血液渐渐在

体外循环……每完成一次透析，

痛苦会短暂的消失，但这种轻松

维持不了多久，便又会陷入下一

个痛苦的循环。

“就跟上刑一样，无休无止。”

回忆起这段日子，孙胜分外不甘，

“离了透析就不能活，感觉自己的

人生都被疾病绑架了”。尽管痛苦，

但孙胜说，仅在他的老家邵阳市

隆回县，就起码有四五百人正在

依靠透析维持生命。

一个陌生人的馈赠
2012 年，病魔终于将孙胜逼

上了绝路——透析也帮不了他了。

身体日渐衰弱，死亡的恐惧

让孙胜再也顾不上创业与梦想。

他把首饰加工厂以 40万元的价

格卖给了合伙人，揣着救命钱，

跑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排队等待

肾脏移植。

其实，孙胜也不知道究竟要

等多久。出现合适的肾源，并且

轮得到自己——这几乎跟中超级

大乐透是一个概念。在孙胜的

身边，透析了三四年之久的尿毒

症患者很多，等了七八年、上十

年的“老透析”也有。每周数次，

每次几个小时，他们将质量有限

的生命耗在了透析室中。

换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

一个很难实现的梦。但幸运女神

还是眷顾了不幸的孙胜。在排队

的三四个月内，孙胜先后经历了

两次配型检查，第二次后便被通

知立即手术。

或许因为自己是 A 型血，供

体相对多一些；或许是因为那段

时间自己的身体状况恰巧比较好，

而在多人配型成功的前提下，医

院挑选了状态最好的受体；或许

是冥冥之中，上天早有安排……

孙胜在心里一遍遍猜测着能够等

来肾源的各种原因，直到 2012

年秋天，他从一个陌生人那里获

得了一枚右肾。

“我重生了！”孙胜说。

对生活有了双倍的爱

器官受捐者：缅怀身体里的那个“陌生人”
清明节特别策划——


